
走进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就
会被不远处状如凌空的机翼造型所
吸引，而“机翼”下面的正是沈飞
航空博览园的售票处，透过大门看
到停在草坪上的飞机，让人不由得
想到“遨游蓝天”。

沈飞航空博览园不仅是辽宁省
的国防教育基地，更是一部系统介
绍我国歼击机发展历史与航空知识
于一体的“百科全书”。博览园有室
内展览区和室外展区两个部分，除
了通过精选的 1000 多幅历史图片进
行航空知识科普外，令不少人大开
眼界的还有园区内 500 多件实物、
10 余件航空科普体验展品，以及声
光电等现代科技设备。

迈入博览园主展馆，最先映入眼
帘的是一架即将腾飞的“歼 11”模
型，而当迈步走进展厅时，头顶传来
阵阵轰鸣声，抬头望去，通过多媒体
影像合成技术，一架架新式飞机正从

“人造天空”呼啸掠过。据介绍，这
套设备被俗称为“天幕”，可以带给
参观者零距离体验国庆 60 周年空中
阅兵梯队飞过的感觉。

“志在冲天”、“碧空雄风”、“驰
骋 疆 场 ”、“ 走 向 世 界 ”、“ 世 纪 展
望”⋯⋯各个展馆的名字听起来都
如此振奋人心，是我国航空事业的
发展过程的最好概括。

“志在冲天”展览主要展示沈飞
从小到大，从修理走向飞机制造的过
程，也正是我国飞机制造发展过程的
最好展示。为了让参观者更好地体验
飞行带来的独特感受，在一层西侧，
摆放着为飞行员设计的特殊训练器械

“三维滚环”，由 3 个独立的大环合成
一体，据工作人员介绍，“三维滚
环”可同时向任意方向作 360 度旋
转，为身体条件允许的参观者提供犹
如飞行员训练般的体验。

在 去 往 二 楼 的 楼 梯 间 墙 壁 上 ，
悬挂着一代代沈飞职工在此工作的
照片，记录了他们研发的脚步，看
到这些，我们不禁会对这些默默为
我国飞机制造业奉献的科研人员心
生敬意。

二楼展馆以模拟实物类展品为
主 ， 其 中 包 括 “ 歼 6” 的 前 机 身 、
座舱、机翼、平尾、复合材料、人
物雕塑、弹射座椅、飞机航炮、火
箭发射器，飞机的各种仪表，机载
设备等 20 多种飞机模型。

全 机 静 力 实 验 模 拟 演 示 系 统 、
全机实验模拟减速伞的回收演示、
行员弹射救生系统演示、涡喷-6 型
发动机、高速风洞模拟演示系统、
自动化立体仓库模拟演示，D-4 型
气垫船模拟演示⋯⋯各种各样的模
拟演示，让参观者不虚此行。

逛完主场馆，了解、体验了各
类飞行知识，来到博览园的“停机
坪”，“歼 5”、“强 5”、“运 5”、“歼
6”、“歼 7”、“歼 8I”、“歼 8II”、“歼
教 6”等标志着新中国飞机制造史
里程碑式的飞机停在这里，虽然只
是简单的介绍，机身也只能提供拍
照，但它们依旧“神采奕奕”。

别看这些飞机现在“年岁”大
了，当年可都是叱咤风云的“大人
物”，银白色的“歼 5”是国产第一
架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机身上的
红色数字 56719 表示飞机试飞成功
的日期，“歼 6”则创造了击落击伤
敌机 23 架，自损为零的纪录。当年

“海空卫士”王伟驾驶的就是“歼
8II”这一机型，“歼 8”系列飞机不
仅展示了沈飞在中国航空史上创造
的 12 个第一，从这个项目也走出了
7 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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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民族音乐走出去的战略已实施有些
年头了。在维也纳金色大厅、肯尼迪音乐厅、悉尼歌
剧院等世界著名的演出舞台，中国民乐院团都曾展
示过自己的实力。不过，总体来说，中国民乐在国外

演出的规模还比较小，依靠市场化运作而成功的
案例也不多，在很多地方，中国民乐也远不如西
方音乐深入人心。

中国民乐如何才能拥有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力，商业演出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塑造出世界
知名的民乐品牌是否可能？带着这些问题，笔

者近日与数位业内专家进行了深入交流。

♬ 市场化的羊肠小路

依靠政府支持，中国民乐可以通
过文化交流的形式走出去，但若要在

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无疑
要直面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国际演出

市场。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国民
乐正在艰难开拓一条羊肠小路。

“市场化是我们的目标。虽
然现阶段我们还需要政府的扶

持，但乐团一定要往商演的路
上走，不能懒。”中国广播民族
乐团团长张高翔说。“文化交流
只是零星的，只有商业性演出
才能形成持续的影响力。我们

正在寻求文化交流与商业模
式的结合。”

今年 2 月，“五洲同春”
海外春节联欢晚会再次在
加拿大上演。据张高翔介
绍，晚会的门票都是在当
地销售，平均有八成的上

座率，比 6 年前初演时提升了很多。在经营方面，中
方与加拿大的演出公司合作，双方风险共担。但商
业化道路并不好走。张高翔说，这对我们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所有的工作都要提前做，设计符合不同地
区审美需求的节目，还要纳入当地剧院的运作模式，
宣传推广也要到位。

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吴泽洲所创立的吴氏策
划就致力于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在已有 16年组
织中国民族音乐走出去经验的吴泽洲看来，民族音
乐，乃至中国诸多艺术门类要想成功地走向世界艺
术舞台和国际文化市场，需要熟悉、适应、遵循国际
文化市场运作规律和操作模式。

在国外，特别是著名的剧场需要提前一两年甚
至更长的时间预订，预订时就要及时交付租赁费用
以保证演出的场地。宣传工作一般会在演出前一年
展开，最迟也要留有半年宣传时间。在确定演出时
间之后，剧场随即就要求乐团及时提供演出剧团、演
出曲目、指挥等具体信息和宣传资料。而中国乐团
到国外演出往往需要多个部门的审批与合作，演出
计划难以在短时间内敲定，很难保证有充裕的时间
在国外开展商业运作。张高翔说，国内的乐团以前
的习惯是“到了再说吧”。

很多民乐院团至今仍不太重视、也不太熟悉推
广和宣传。而西方听众也对中国民乐依然知之甚
少，清楚二胡、琵琶各有几根弦的人并不多，这种陌
生是中国民乐走向国际文化市场，进行商业演出所
面临的最大障碍。逾越这一障碍的重要手段就是加
强宣传。吴氏策划 1997 年提出倡议，并率先于 1998
年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功组织中国春节民族音乐
会。在演出前，他们就邀请奥地利著名的乐评人布
拉维教授来中国了解民乐，奥地利国家电视台为此
曾专程派出摄制组同行，拍摄访问实况。

♬ 原汁原味＆求新求变

虽说“音乐不需要语言”、“音乐无国界”，但每一
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独特的审美习惯，中国民乐走出
去，除了要直面商业演出市场，另一个颇费思量的问
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民族乐曲才能征服世界？

吴泽洲说，要发掘传统经典中能反映我们民族
心绪情思的作品，比如《渔舟唱晚》，表现的是夕阳西
下，渔夫荡着小舟满载而归的情与境，这恐怕是西洋
音乐表现不了的。再就是与中国有关的西方音乐，
比如老施特劳斯的《中国人加洛普》，既是名家作品，
又有中国元素。另外，那些当地人耳熟能详、能引起
共鸣的乐曲演出效果也不错。这些乐曲能拉近与当
地观众的距离，也表达着对当地文化的尊重。

与之相对应的，有些乐曲就属于“雷区”。吴泽
洲说，到奥地利演出，选《蓝色多瑙河》就要非常慎
重。这曲子当地人太熟悉了，就像民族圣歌。稍微
有点差错都不行，尤其是当我们用民族管乐来代替
西洋管乐的时候，容易弄巧成拙。除了要避免班门
弄斧，也要考虑西方听众欣赏音乐会的习惯。在西
方听众看来，一场音乐会的高潮最多两个，或者三
个，不能曲曲都是高潮。而有些中国民乐作品，在结
尾处锣鼓齐鸣，声响震天，这样的作品就不能选太
多。乐曲取舍适当与否关系到音乐会的成败得失，
理应事先慎重研讨受众与市场的实际，集思广益。

和“功夫”相比，民乐的文化内涵要深厚得多。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听众对中国音乐与文化的认
知还不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乐到异乡演出，应

该选择哪些乐曲，是原汁原味地充分体现“异质”色
彩，还是要加入一些当地人更能接受的元素？

张高翔的选择是后者。他说，我们一直说民族
的就是世界的，但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实际情况并
没有那么简单。比如说，纯粹的原生态作品反响就
不好。任何有个性化的民族艺术，在世界舞台上都
需要一个大家能共同接受的审美框架，才能更容易
让听众理解。传统不是凝固不动的，有一些传统的
乐曲我们要进行改编和包装，赋予它们现代的意识。

在“五洲同春”的演出中，广播民族乐团的艺术
家们就按照这个思路对《潇湘水云》这一古琴曲进行
了改编，除了传统的古琴演奏，还加入了西洋弦乐、
电子音乐等元素。张高翔说，这个节目从头到尾都
很中国，但它运用了现代的、全世界人都能接受的语
言。能让听众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

张高翔和吴泽洲都认为，要了解当地人的审美
习惯，市场调查也必不可少。除了向专家请教、观察
现场听众的反应之外，他们还和外国机构合作，用邮
件或者问卷等方式，收集听众的意见和建议。

♬ 立得起的品牌走得更远

西方音乐剧《猫》、《妈妈咪呀》能在世界范围内
受到热捧，很大的原因就是其品牌。有了自己的品
牌，意味着更好的商业回报，能帮助民乐在未来走得
更加稳健。

张高翔说，我们期望将来每一年都有固定时间
去巡演，这样听众会越来越固定，剧院会给我们留出
固定的档期，赞助商也会更多介入，品牌化越来越
高。有了品牌，我们的演出场次能更多一些，场地可
以大一些，票价也可以高一些，这样将来才有希望完
全脱离政府的扶持，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

但塑造品牌要求乐团的运作更加专业化。国外
剧院往往要求乐团至少提前三四个月提供演出方
案，而且对演出方案有非常细致的要求：演出站台要
多高、有几层，每一层是何种尺寸；乐队需要多少把
椅子、多少灯，摆放的位置等等，全部都要量化。这
种严谨与量化往往是国内民乐院团的短板。

不过，民族音乐塑造品牌目前还面临一个关键
问题：缺少足以传世的民乐作品。社会浮躁和市场
冷落，很难促动国内一些优秀的作曲家满怀艺术激
情地去创作。同时，作品的创作本身也面临着诸多
困难。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胡志平认为，目
前熟悉乐器特性的演奏家不具备专业作曲家和指挥
家的素养和作曲功力，专业作曲家和指挥家则不精
通民族乐器的特性和声韵表现技法。真正各方面都
精通的实属凤毛麟角。

除了作品因素，艺术家也需要不断地提升自身
艺术修养和业务水平。吴泽洲说，有些音乐家缺乏
敬业精神，而国外好的艺术家不是这样。吴泽洲向
笔者讲了两个亲历的故事。他曾经邀请世界著名的
法国钢琴家昂特勒芒访问中国。这位 66岁的老人下
了飞机，他询问接待人员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什
么地方可以练琴”？俄罗斯钢琴家马科斯也曾来中
国巡演，他喜欢饮酒，但演出前滴酒不沾，每天都在
宾馆里独自练习。直至演出成功，他才开怀畅饮。

吴泽洲说，其实听众是最懂音乐的。虽然观众未
必懂得作曲法，对音乐作品的文化内涵的理解或许也
不像专业人员那样深透，但他们对演奏水准的高低，
却能判断得相当准确，尤其是在欧洲等音乐素养很高
的地区。“舞台之下时有卧虎藏龙呢！”吴泽洲说。

民 乐 ，如 何 让 世 界 倾 听
□ 张 忱

无论平日还是节日，诗意

与对团圆的信仰都一直在延

续，不曾停断，就如我们的文

化中不变的深层结构。

依靠政府支持，中国民乐可

以通过文化交流的形式走出去，

但若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的

影响，无疑要直面市场化程度很

高的国际演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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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关于中秋节的一周，王全安的《团圆》

算是最应景的作品了。

3年前，《团圆》入围第60届柏林电影节主

竞赛单元，并最终获得最佳编剧银熊奖。在经

历了漫长的旅程之后，这部电影终于得以在今

年中秋与国内影迷“团圆”，据说还“一刀未剪”。

王全安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不管我们遭遇了什

么，即使因为这些遭遇我们难以团圆，团圆也

仍旧是值得追求的，这是一个信仰。

对于中国人来说，团圆这种信仰，在平日

里是隐而不彰的。在生活的波澜起伏里，各种

纷乱纠葛总是按下葫芦起来瓢，我们东奔西

突、抑风止浪，朝受命而夕饮冰；惟有当节日来

临，我们仿若获了突如其来的恩遇，挖空心思

重新将这信仰捧起来，要么赶回家，要么把“团

圆”寄托于满月之上。

节日的另一个功用，是给了我们重新认识

生活的机会。当多元的浪潮卷翻原则的堤岸，

变幻的五色搅乱眼前的平静，成人在进化中学

会了如何善用自己的精力，懂得了只看重要的

东西。孩子们却能从更细微处感受世界，留心

察看被我们忽略的景象，倾听我们认为无关紧

要的声音。

根据心理学家新近的研究成果，节日带来

的与平日不同的新鲜感，让成年人们感觉如置

身于新环境，重新有了孩子般的好奇。就如刚

刚去世的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诗中写的那

样：我偏爱自由无拘的零/胜过排列在阿拉伯

数字后面的零/我偏爱昆虫的时间胜过星星的

时间/我偏爱敲击木头/我偏爱不去问还要多久

或什么时候。在司空见惯之中，也能感受到从

未发现过的魅力与诗意。

在前不久结束的南国书香节上，诗人翟永

明说，有人觉得进入工业化之后，当代诗人写

的跟日常生活有关的诗歌是完全没有诗意的，

这是非常狭隘的对诗意的理解，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诗意，诗意总能在身边找到。

无论平日还是节日，诗意与对团圆的信仰

都一直在延续，不曾停断，就如我们的文化中

不变的深层结构。变的是我们自己。陌生而多

变的表象令我们渴求安全，令我们眼光游移，

令我们生活在别处。无论如何，节日都是个契

机，令我们可以慢下来，重新打量当下身边的

生活。

之六


